
AA9 文匯副刊采風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見多
識廣
尹樹廣

自
開
埠
以
來
，
香
港
一
直
受
到
北
方
的
俄
帝
國
關
注
。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
沙
俄
專
注
於
對
中
亞
和
亞
洲
遠
東
地
區

的
陸
上
殖
民
擴
張
，
故
對
南
海
之
濱
的
香
港
鞭
長
莫
及
。

即
便
如
此
，
許
多
俄
國
名
人
曾
駐
足
香
江
，
如﹁
末
代
沙

皇﹂
尼
古
拉
二
世
當
王
儲
時
曾
蒞
臨
香
江
，
大
作
家
岡
察

洛
夫
和
契
訶
夫
曾
在
遊
記
中
記
錄
過
港
島
風
情
，
值
得
本
土
史

家
研
究
和
發
掘
。

俄
羅
斯
人
的
祖
先
是
森
林
草
原
民
族
，
一
千
多
年
前
，
古
羅

斯
人
在
今
烏
克
蘭
的
第
聶
伯
河
畔
建
立
了
基
輔
羅
斯
，
成
為
俄

羅
斯
最
早
的
國
家
。
後
來
，
基
輔
羅
斯
為
蒙
古
鐵
騎
所
滅
，
開

始
長
達
四
百
餘
年
的﹁
蒙
古
枷
鎖﹂
統
治
時
期
。
但
從
彼
得
大

帝
始
，
俄
國
通
過
一
場
場
對
外
戰
爭
，
躋
身
歐
洲
列
強
之
列
。

還
是
說
說
香
港
吧
。
一
八
五
二
年
，
俄
國
著
名
作
家
和
旅
行
家

岡
察
洛
夫
乘
坐﹁
巴
拉
達﹂
號
雙
桅
戰
艦
，
從
聖
彼
得
堡
出

發
，
經
波
羅
的
海
到
大
西
洋
，
繞
過
南
非
後
進
入
印
度
洋
，
穿

過
馬
六
甲
海
峽
，
抵
達
香
港
並
停
留
了
一
周
。
岡
氏
的
此
次
環

球
旅
行
寫
下
︽
巴
拉
達
號
三
桅
戰
艦
︾
長
篇
旅
行
記
，
對
香
港

有
細
緻
描
述
。

一
八
五
二
至
一
八
五
五
年
，
葉·
普
加
金
出
訪
日
本
後
，
俄

國
於
一
八
五
六
年
始
在
港
設
立
總
領
館
，
直
至
一
九
一
七
年
十

月
革
命
爆
發
為
止
。
六
十
年
間
，
許
多
俄
國
王
公
貴
族
到
訪
過

香
港
，
亞
歷
山
大·
亞
歷
山
大
羅
維
奇
大
公
便
是
其
中
之
一
，
他

是
沙
皇
亞
歷
山
大
二
世
之
子
、﹁
末
代
沙
皇﹂
尼
古
拉
二
世
之

父
。
但
是
，
訪
港
最
有
名
的
俄
國
人
非
察
薩
羅
維
奇·
尼
古
拉
莫
屬
，
他

就
是
後
來
的﹁
末
代
沙
皇﹂
尼
古
拉
二
世
。
他
一
八
九
一
年
作
為
王
儲
到

過
香
港
。
此
前
一
年
，
大
作
家
契
柯
夫
也
在
港
遊
歷
過
一
周
。

十
月
革
命
後
，
俄
國
對
外
交
往
進
入
收
縮
期
。
這
一
時
期
，
有
幾
百
名

俄
國
人
流
亡
香
港
，
把
這
裡
當
作
最
後
的
避
難
所
。
一
九
二
一
年
，
蘇
維

埃
政
權
關
閉
了
駐
港
總
領
館
。
直
到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初
，
蘇
聯
經
濟
形

勢
好
轉
，
對
外
貿
易
重
新
活
躍
，
才
恢
復
總
領
館
，
並
開
始
向
香
港
出
口

食
品
，
較
知
名
的
有
魚
罐
頭
和﹁
納
爾
扎﹂
礦
泉
水
等
。

俄
國
人
對
香
港
的
發
展
也
作
出
過
自
己
的
貢
獻
。
︽
俄
羅
斯
人
在
中

國
，
歷
史
的
回
顧
︾
一
書
記
載
：﹁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
俄
國
人
在
皇

家
警
察
局
和
水
警
部
隊
服
役
。
當
時
海
盜
猖
獗
，
水
警
部
隊
因
此
喜
歡
招

募
紀
律
性
強
、
作
風
嚴
謹
和
軍
事
素
養
高
的
俄
羅
斯
人
入
職
。
日
佔
時

期
，
俄
羅
斯
警
員
亦
同
英
籍
警
員
一
道
，
被
關
押
在
赤
柱
監
獄
。﹂

東
正
教
是
俄
國
的
國
教
，
很
早
便
來
港
傳
教
。
一
九
三
三
年
，
一
位
名

叫
維
克
多
的
北
京
東
正
教
教
長
來
廣
東
傳
教
，
於
次
年
七
月
決
定
在
廣
東

開
設
東
正
教
堂
。
德
米
特
里·
烏
斯
賓
斯
基
神
父
曾
領
導
香
港
的
傳
教
活

動
，
隸
屬
北
京
教
區
管
轄
。
在C

olonnialC
em
etery

墓
地
，
就
葬
有
烏

斯
賓
斯
基
神
父
等
宗
教
人
士
。
於
今
，
俄
羅
斯
總
領
館
在
香
港
開
設
有
俄

羅
斯
語
言
中
心
，
成
立
有
香
港
澳
門
俄
羅
斯
同
胞
協
會
。

當
代
俄
羅
斯
人
也
鍾
意
香
港
。
筆
者
曾
多
次
接
待
俄
羅
斯
朋
友
，
他
們

喜
歡
香
港
的
美
食
，
更
喜
歡
在
這
裡
的
沙
灘
上
享
受
日
光
浴
。
普
京
和
梅

德
韋
傑
夫
十
分
看
重
香
港
的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地
位
，
希
望
借
鑒
香
港
經

驗
，
將﹁
飛
地﹂
加
里
寧
格
勒
建
成
俄
羅
斯
的
香
港
。

「末代沙皇」來過香港

司
空
明
︵
一
九
二
一
至
一
九
九
七
︶
，
原
名
周

為
，
又
名
周
鼎
，
別
字
紀
英
，
是
五
、
六
十
年
代

知
名
的
小
說
家
；
此
外
還
是
一
位
名
報
人
，
職
至

︽
星
島
日
報
︾
總
編
輯
。
七
十
年
代
，
他
任
副
老

總
時
已
擱
筆
，
再
不
寫
小
說
了
。
他
曾
說
：﹁
報

館
收
入
微
，
我
惟
有
寫
稿
找
外
快
。
我
一
對
子
女
都
是

靠
稿
費
養
大
的
。﹂
在
他
芸
芸
三
毫
子
小
說
中
，
有
部

以
抗
戰
時
期
廣
東
省
會
韶
關
為
背
景
的
︽
曲
江
霧
︾
，

頗
為
特
別
，
值
得
一
談
。

這
書
一
絲
的
抗
日
情
懷
都
沒
有
。
有
炮
火
，
但
只
是

躲
避
日
本
軍
機
的
轟
炸
，
男
主
人
翁
雖
有﹁
一
腔
束
手

待
斃
的
悲
憤﹂
，
但
轉
眼
間
，
又﹁
沉
醉﹂
於
他
苟
安

的
生
活
中
。

小
說
以
第
一
身
來
書
寫
，
即
是
男
主
人
翁
就
叫
司
空

明
，
是﹁
桂
林
實
業
公
司
曲
江
辦
事
處﹂
的
主
任
。
從

小
說
中
所
描
述
的
曲
江
地
理
形
勢
，
司
空
明
十
分
熟

悉
，
如
武
江
、
湞
江
、
東
河
埧
，
道
路
如
何
走
，
情
景

如
何
，
令
人
恍
置
現
場
，
甚
至
當
時
的
居
所
、
飲
食
，

都
刻
畫
得
鉅
細
無
遺
。

同
時
，
透
過
辦
事
處
同
事
的
口
中
，
曲
江
是
偏
安

的
，
兩
年
來
卻
遭
第
一
次
最
慘
重
的
日
機
轟
炸
。
轟
炸

後
的
滿
目
瘡
痍
，
司
空
明
寫
得
入
木
三
分
，
可
證
當
時

他
在
現
場
。
而
這
次
大
轟
炸
，
造
就
了
男
主
人
翁
和
女

主
人
翁
秦
稚
子
的
情
緣
。
兩
人
一
起
逃
難
，
一
起
逃
到

秦
稚
子
的
居
處
。
男
主
人
翁
曾
觸
摸
到
秦
稚
子﹁
柔
軟

的
酥
胸﹂
，
事
後
回
憶
起
，
﹁
自
己
的
手
也
有
點
異
樣
了
。﹂
。

秦
稚
子
是
公
司
新
來
的
女
職
員
，
來
頭
有
點
神
秘
，
據
傳
是
桂

林
總
公
司
老
闆
派
來
的
。
對
這
謎
一
樣
的
漂
亮
女
人
，
司
空
明
有

﹁
異
樣﹂
後
，
漸
生
情
愫
。
最
後
揭
盅
，
這
女
人
確
是
老
闆
的
秘

密
情
人
，
為
了
躲
避
太
太
，
所
以
才
派
來
曲
江
暫
避
。
而
當
太
太

去
了
重
慶
，
老
闆
又
召
她
返
桂
林
。

在
秦
稚
子
離
開
曲
江
前
夕
，
男
主
人
翁
和
她
好
上
了
。
為
了
追

尋
這
段
情
，
男
主
人
翁
不
惜
千
里
迢
迢
去
了
桂
林
，
結
果
當
然
是

徒
勞
無
功
。
而
對
桂
林
這
後
方
的
街
道
、
環
境
，
司
空
明
寫
來
甚

為
熟
悉
。
在
戰
時
他
確
是
走
遍
兩
廣
之
地
，
成
了
他
小
說
的
重
要

場
景
，
而
對
桂
林
的
豪
宅
，
和
富
人
、
權
勢
者
的
奢
華
生
活
，
司

空
明
用
了
諷
刺
的
筆
法
，
如﹁
瘋
狂
的
樂
曲﹂
、﹁
荒
蕩
的
笑

聲﹂
等
。
還
有
反
諷
的
是
，
在
曲
江
時
，
秦
稚
子
為
他
介
紹
一
位

﹁
黃
太
太﹂
，
說
是﹁
黃
師
長
的
太
太﹂
，
司
空
明
加
了
個
按

語
：﹁
那
個
時
候
，
要
找
一
百
個
姓
黃
的
師
長
，
也
許
並
不
困
難

咧
。﹂
這
是
對
時
代
的
諷
嘲
。
故
事
的
結
局
是
，
秦
稚
子
永
遠
失

蹤
了
，
這
段
戰
時
的
畸
戀
，
只
留
下
男
主
人
翁
無
限
的
感
喟
，

﹁
我
想
假
如
再
碰
到
她
的
時
候
，
自
個
兒
也
許
還
是
愛
她
的
。﹂

癡
情
至
此
！

司
空
明
的
白
話
文
，
總
嫌
有
些
西
化
味
道
，
如
：﹁
制
止
秦
稚

子
前
進﹂
、﹁
中
午
下
辦
公
的
時
候﹂
、﹁
你
現
在
只
不
過
才
在

開
始﹂
、﹁
我
很
耐
心
地﹂
、﹁
一
壁
在
慢
慢
地
深
深
地
抽
着

煙﹂
、﹁
她
給
我
一
副
愁
眉
苦
臉
的
神
色﹂
、﹁
我
發
現
自
個
兒

肚
餓
了﹂
、﹁
等
待
着
痛
苦﹂
等
等
。

雖
有
文

字
上
的
瑕

疵
，
全
文

佈
局
卻
緊

密
，
地
域

色
彩
濃
，

加
上
故
事

吸
引
，
在

芸
芸
三
毫

子
小
說
作

家
中
，
司

空
明
是
一

枝
健
筆
。

司空明的畸戀小說

外
地
掀
起
為A

LS

病
者
籌
款
的﹁
冰
桶
挑
戰﹂
熱

潮
，
橫
掃
香
港
，
我
一
直
自
視
旁
觀
的
一
分
子
，
直
到

兒
子
的
網
球
好
友
向
他
作
出
挑
機
，
要
他
遵
守
遊
戲
規

則
，
在
通
碟
後
廿
四
小
時
內
完
成
。

實
在
網
上
不
斷
發
放
各
界
人
事
淋
冰
水
的
片
段
，
最

早
吸
引
我
的
是
比
爾
盖
茨
，
剛
接
受
了
面
書
創
辦
人
馬
克
扎

克
伯
格
的
挑
戰
，
他
立
即
行
動
，
親
手
燒
焊
了
一
個
鐵
架
，

吊
着
一
個
大
鐵
桶
，
一
二
三
冰
水
一
傾
而
下
，
他
成
功
了
。

可
得
最
認
真
獎
；
劉
德
華
挽
着
冰
桶
衝
上
天
台
，
在
維
多
利

亞
海
港
的
襯
托
底
下
，
冰
水
淋
頭
，
可
得
最
有
型
獎
，
王
維

基
和
恩
重
如
山
的
蘇
局
長
，
所
謂
冰
桶
滅
恩
仇
，
可
得
最
有

意
思
獎
！

不
過
，
見
到
一
桶
桶
的
冰
和
水
就
此
報
銷
，
心
有
不
捨
怕
浪

費
，
此
時
，
兒
子
取
來
了
一
大
桶
舊
網
球
，
他
竟
想
到
用
此
作

為
代
替
品
。
拍
攝
之
時
，
除
了
網
球
淋
頭
外
，
更
將
那
個
有
費

達
拿
親
筆
簽
名
的
大
網
球
作
最
後
一
擊
。
他
假
裝
暈
倒
，
十
分

搞
笑
，
同
時
收
到
行
善
的
效
果
。
我
這
旁
觀
者
報
以
熱
烈
掌
聲
。

怎
料
，
消
息
傳
來
，
好
朋
友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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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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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
向
我
下
戰
書
，
點
名

要
我
參
加
冰
桶
挑
戰
，
不
擔
心
，
因
為
遊
戲
規
則
淋
冰
水
者
捐
十
美

元
，
不
行
動
者
捐
一
百
美
元
，
我
應
該
怎
辦
？
我
知
道
大
家
都
沉
醉
在

挑
戰
的
歡
樂
當
中
，
到
底
有
多
少
朋
友
明
白A

LS

漸
冰
人
症
，
即﹁
肌

萎
縮
側
索
硬
化
症﹂
患
者
的
身
體
感
受
？

﹁
數﹂
我
一
定
會﹁
找﹂
，
但
，
可
以
多
做
一
點
點
，
向
本
土
患
者

伸
出
援
手
，
我
決
定
走
訪﹁
香
港
肌
健
協
會﹂
，
現
場
找
數
。
劉
偉
明

會
長
是
二○

一
一
年
十
大
再
生
勇
士
，
他
患
有
脊
髓
肌
肉
萎
縮
症
，
他

同
樣
了
解A

LS

病
友
的
苦
況
，
我
問
，
冰
水
照
頭
淋
就
是
要
我
們
明
白

他
們
的
感
覺
嗎
？
原
來
患
者
很
可
憐
，
感
覺
神
經
正
常
，
認
知
、
腦
袋

非
常
清
醒
，
唯
獨
運
動
神
經
失
靈
，
這
種
退
化
症
，
至
今
仍
未
有
醫
治

的
方
法
，
由
於
控
制
不
了
運
動
肌
肉
，
即
呼
吸
、
吞
咽
等
等
都
不
能
自

主
，
整
個
身
體
都
僵
硬
了
，
就
如
一
個
活
生
生
的
人
被
困
在
雪
櫃
裡
。

冰
桶
挑
戰
那
冰
凍
的
感
覺
只
是
一
時
，A

LS

的
病
人
就
是
每
天
廿
四
小

時
受
苦
。
淋
冰
水
正
正
象
徵
病
者
漸
被
凍
結
的
感
受
。

漸
冰
人
的
身
體
機
能
失
控
危
害
生
命
，
醫
生
會
請
病
人
作
出
抉
擇
，

那
是
他
們
所
謂
的﹁
生
死
抉
擇﹂
，
可
選
擇
自
然
離
世
，
亦
可
選
擇
延

續
生
命
，
方
法
是
廿
四
小
時
靠
呼
吸
機
，
用
鼻
喉
餵
食
，
甚
至
要
開
胃

喉
直
接
送
營
養
。
肌
健
協
會
的
工
作
就
是
陪
伴
病
友
渡
過
這
段
艱
辛
的

抉
擇
期
，
若
決
定
使
用
呼
吸
機
，
即
面
對
沉
重
的
經
濟
壓
力
，
協
會
正

為
約
一
百
名
的
漸
凍
人
籌
募
善
款
作
各
種
開
支
。

明
白
了
冰
桶
挑
戰
的
最
大
意
義
，
我
也
捐
上
小
小
善
款
作
支
持
，
正

如
劉
會
長
所
指
，
大
家
不
要
只
視
此
項
善
舉
是
一
時
間
的
遊
戲
，
更
會

長
期
關
注A

LS

朋
友
的
需
要
。
希
望
香
港
人
繼
續
愛
心
爆
棚
，
為
這
班

活
在
雪
櫃
裡
的
漸
凍
人
帶
來
無
盡
暖
意
。

「冰桶挑戰」的意義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有
時
在
外
面
吃
飯
，
會
去
利
舞
臺
的
無
印
良
品
咖

啡
店
來
一
個
三
菜
套
餐
。
喜
歡
那
兒
的
食
物
簡
單
健

康
，
且
有
明
亮
的
飯
堂
感
覺
，
也
沒
有
一
般
餐
廳
的

芡
汁
和
油
膩
。

所
謂
三
菜
套
餐
，
是
種
定
價
的
日
式
套
餐
，
自
己

從
各
種
熱
菜
和
沙
律
吧
中
挑
選
，
可
選
三
餸
，
另
白
飯
一

碗
和
湯
或
熱
飲
。
你
邊
挑
選
伙
計
就
邊
放
菜
到
你
碟
上
，

然
後
付
帳
，
不
用
加
一
，
有
位
就
坐
，
吃
完
就
走
，
方
便

又
好
味
。
不
過
這
經
營
方
式
也
不
是
沒
麻
煩
的
，
雖
然
我

幫
襯
了
十
次
八
次
也
只
見
過
一
次
，
卻
也
值
得
記
下
。

那
天
人
不
多
，
只
有
我
前
面
一
位
女
的
，
怎
知
等
了
又

等
，
原
來
她
在
跟
負
責
給
菜
的counter

工
作
人
員
在
理

論
。
她
其
實
已
經
吃
完
，
但
因
為
她
之
前
點
了
燴
雞
，
伙

計
當
時
給
了
她
三
塊
雞
。
她
吃
完
後
，
才
記
起
剛
才
見
到

鄰
座
的
外
國
女
人
，
碟
上
竟
有
四
塊
雞
，
比
自
己
多
了
一

塊
，
愈
想
愈
氣
，
便
出
來
跟
工
作
人
員
理
論
。
她
穿
戴
得

體
，
說
話
也
斯
文
，
見
到
我
在
後
面
等
着
，
還
先
跟
我
道

歉
說
不
好
意
思
，
但
就
是
不
放
過
那
個
給
菜
的
伙
計
。
她

與
伙
計
的
對
話
大
致
如
下
：

她
：﹁
我
剛
才
要
了
燴
雞
，
為
甚
麼
你
只
給
我
三
塊
，
那
個
外
國

女
人
卻
有
四
塊
？
你
們
用
甚
麼
準
則
決
定
菜
的
分
量
？﹂

那
個
可
憐
的
伙
計
，
小
聲
地
說
：﹁
我
們
是
…
…
按
重
量
給

的
。﹂她

：﹁
當
然
不
是
啦
！
你
們
根
本
沒
有
磅
，
我
看
得
很
清
楚
。﹂

那
個
可
憐
的
伙
計
，
繼
續
小
聲
地
說
：﹁
有
時
如
果
雞
肉
是
小
件

一
點
的
，
我
們
會
多
給
一
件
。
總
之
人
人
都
差
不
多
。﹂

她
：﹁
這
樣
根
本
就
沒
有
標
準
。
我
只
是
要
知
道
你
們
用
甚
麼
原

則
去
決
定
菜
的
分
量
。
是
不
是
因
為
那
是
個
外
國
人
，
才
給
她
多
一

塊
？﹂聽

到
這
裡
，
就
覺
得
中
國
人
的
自
卑
和
自
大
又
來
了
，
連
一
塊
雞

這
麼
小
事
，
也
上
綱
上
線
到
民
族
層
面
！
正
想
看
這
事
如
何
收
科
，

這
時
另
一
個
伙
計
見
我
等
得
久
了
，
示
意
我
到
他
那
邊
點
菜
。
待
我

點
完
菜
，
轉
頭
看
那
女
的
已
不
見
了
，
可
能
是
店
長
出
來
解
了
圍
。

這
就
是
我
們
的
中
產
，
會
因
為
自
己
已
吃
完
的
一
碟
飯
比
人
少
了

一
塊
雞
，
而
花
很
長
時
間
去
窮
追
原
則
和
標
準
。

三塊與四塊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黃
昏
六
時
，
由
新
西
伯
利
亞
登
上
往
葉
卡

捷
琳
堡
︵Y

ekaterinburg

︶
的
火
車
，
開
始

鐵
路
之
旅
第
七
站
的
二
十
小
時
夜
車
旅
程
。

晚
上
九
時
多
火
車
停
靠
站
時
下
車
，
在
月
台

上
見
到
售
賣
鱼
乾
的
小
販
，
買
了
一
條
煙
燻

魚
，
正
好
配
搭
蝦
子
麵
作
翌
晨
早
餐
享
用
！

葉
卡
捷
琳
堡
位
於
烏
拉
爾
山
脈
東
麓
，
伊
塞
特

河
由
西
北
向
東
南
穿
城
而
過
，
人
口
為
一
百
四
十

萬
，
在
俄
羅
斯
各
大
城
市
中
僅
次
於
莫
斯
科
、
聖

彼
得
堡
和
新
西
伯
利
亞
，
位
列
第
四
大
城
市
，
亦

為
俄
羅
斯
中
央
軍
區
司
令
部
所
在
地
。
被
伊
塞
特

河
貫
穿
的
市
中
心
區
，
建
有
水
壩
公
路
，
偌
大
的

C
ity
D
am
Square

，
成
為
市
中
綠
洲
、
市
民
休

憩
的
好
地
方
。

彼
得
大
帝
於
十
八
世
紀
建
造
葉
城
送
給
嘉
芙
蓮

皇
后
時
，
萬
料
不
到
這
裡
會
在
二
十
世
紀
初
成
為

沙
皇
皇
朝
的
壽
終
正
寐
地
。
歷
史
漫
遊
由
血
教
堂

C
hurch

on
Blood

開
始
，
末
代
沙
皇
尼
古
拉
斯

二
世
一
家
七
口
與
四
位
家
臣
在
此
被
處
決
；
被
處

決
後
的
十
一
具
屍
駭
曾
被
棄
埋
於
現
址
為

G
anin's

PitM
onastery

的
礦
坑
。

葉
卡
捷
琳
堡
有
着
另
外
一
個
歷
史
連
結
，
台
灣

的
前
故
總
統
蔣
經
國
，
曾
在
旅
居
此
地
一
段
頗
長

時
間
，
並
在
此
地
與
俄
文
名﹁
芬
娜﹂
的
蔣
方
良

女
士
結
婚
。

當
然
，
近
年
有
關
葉
卡
捷
琳
堡
的
熾
熱
傳
聞
，

莫
過
於U

FO
！
從
冷
戰
時
期
至
今
，
不
斷
傳
出
有
民
眾
看

見
葉
卡
捷
琳
堡
上
空
有U

FO

盤
旋
，
有
狂
熱
份
子
說
葉
琳

卡
捷
堡
的
上
空
擁
有
一
種
能
量
，
能
夠
促
使
、
吸
引U

FO

盤
旋
形
成
漩
渦
，
但
對
於
這
種
未
知
的
能
量
，
始
終
無
法
證

實
。距

離
葉
卡
捷
琳
堡
二
十
公
里
，
在
烏
拉
爾
山
脈
和
烏
拉
爾

河
經
緯
度
︱
︱
北
緯
56
度
50
分
東
經
60
度
30
分
，
有
跨
越
歐

亞
大
陸
分
界
線
，
踩
上
劃
分
西
伯
利
亞
歐
亞
部
分
的
界

碑
，
右
腳
踏
在
歐
洲
、
左
腳
下
是
亞
洲
，
好
不
威
風
！

葉卡捷琳堡歷史漫遊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見過比這更大更老的古松樹和銀杏樹，對這棵
不認識的樹，我不太感興趣。
今年春天，從單位的孟大娘家院門前經過，被
院中的花香吸引，我徑直走去觀賞。孟大娘是單
位裡的養花高手，家裡養了很多花。結滿金桂子
銀桂子的桂花、兩米多高的仙人掌，以及劍蘭、
曇花、繡球和一些我不認識的花，滿滿一院子，
連她家的陽台上都塞滿了各種花。
我進去時，孟大娘正蹲在地上侍弄幾盆花。見
我進門，她起身樂呵呵跟我打招呼。院落東面的
牆根處，有一棵栽在地上的花樹正在盛開，花色
潔白，花朵細長如管，一朵朵小花擁擠着排列在
一起。小樹花開滿枝，聖潔如雪。詢問孟大娘才
知道，這散發着淡淡花香的花樹名叫雪蘿。聽我
說第一次見雪蘿樹時，孟大娘很不解。她說，前
西固村那棵幾百年的大雪蘿樹你沒見過？村頭很
大那棵！被孟大娘這麼問起，我這才如夢方醒。
原來，那個同事們經常談論的不算太大的大樹，
就是雪蘿樹，能開潔白漂亮的花！
單位駐地離前西固村不到五里路，我又抽空專
程去了一趟。我去時，那棵雪蘿樹已經開完花。
雪蘿樹的樹下，被政府部門圍建起一個直徑七八
米的圓形花壇。花壇高近兩米，布着石階。花壇

的南面下方，專門立了
塊石碑。
仔細讀了石碑上的繁

體字，又詢問路過的一
位老人才知道，這棵雪

蘿樹，當地老鄉叫它流蘇樹。前西固村建村時，
村裡只有三個姓氏。其中一個姓氏，人丁不旺，
有個家中排行老三的人，一輩子沒娶媳婦，年歲
不大就死了。膝下無兒無女，也無錢財和特別嗜
好，一生唯獨愛花。參與埋葬他的人，有人憐憫
他，就在他的墳前栽了一棵小雪蘿樹。
三百多年過去了，這個村子由當初的三個姓氏
幾戶人家，發展到現在的十多個姓氏一兩千人，
可謂變化驚人。除了村子在擴大，姓氏格局也在
不斷變化。強姓變弱，弱姓變強，強強弱弱輪流
交替。堅守着，交替着，進出着，不知更迭了多
少次！可是，始終沒變的，就是這棵雪蘿樹。除
了一年年長大，一年年開花，它依舊站在原來的
位置。從弱不禁風到偉岸矗立；從有葉無花到白
花勝雪，它已經歷了幾世滄桑？
雪蘿花美，可真正超過百歲的雪蘿樹，我們這
裡卻沒有第二棵。那個愛花的光棍漢，或許他不
知道，因為他的生前喜好，這個世界上多了一棵
生長了數百年的雪蘿樹！
與這些大樹相比，在兩泉村往北的山谷中，在
一個四五米高的斷壁處，一棵對掐粗的紫藤蘿也
堪稱風景。我們這兒的山，又有點兒像嶺。大多
數下部像個錐形的大土嶺，愈往上愈陡越尖細，

到半腰時頂部突然聳起懸崖石壁，便又更像山。
那棵紫藤蘿，在「土嶺」的最上部，在與懸崖
石壁銜接處的岩縫裡鑽出來，它的根深埋在岩石
下的「土嶺」裡，枝幹則曲曲折折，從這棵大樹
攀上那棵大樹，在大樹上繞了幾圈後，又攀上附
近的懸崖石壁。它從山下攀繞到山上，粗枝細
藤，四處纏繞，不下十多米長。讀初中時和同學
們一道去遊玩過一次。去時，紫藤蘿正在開花。
記憶中，那些花長短粗細都極像綿羊豎起的後部
那截尾巴稍，毛茸茸的，顏色紫白，香味淡雅。
那棵紫藤蘿樹雖然蒼老，新藤的韌性卻依然強
大，我和一個王姓同學，合同我們班主任，還一
起攀上橫伸到懸崖邊的枝蔓上照了張合影。當
時，那粗枝還被壓得一顫一顫的。
我們這裡樹多，紫藤蘿樹卻幾乎見不到。偶然

冒出這樣大的一棵藤蘿樹，歲愈百年仍生機盎
然，一是算它生命力頑強，一算是它的機緣造
化。這麼漂亮的花樹，沒人看管，按說等不到這
麼大就會被人家連根拔走的啊！
松柏、銀杏、雪蘿、藤蘿，這些都不是什麼特
別名貴的樹種，全國各地都有。可是，真當它們
經歷了數百年甚至上千年滄桑巨變之後，它們，
就成了風景。
聽老一輩說，五六十年前，我們老家這邊有很
多古樹。兩抱多粗的家槐樹，哪個村都不缺。可
惜，在大煉鋼鐵和木炭的年月，都被砍伐煉製成
木炭了。倖存下來的一兩棵，後來也被村裡或私
人變賣砍伐掉，沒了蹤跡。

一棵樹，能長到一抱多粗，怎麼也得幾十年。
可砍倒一棵樹，往往只需小半天。二十幾年前，
我記事時，村裡還有許多生長了四五十年、五六
十年的大梨樹和山楂樹，生長了二三十年、三四
十年的老蘋果樹，那時也有很多。可現在，那些
原本生長還算茂盛的老樹，剩下的已經不足十之
一二了。
大灣村那兩棵古松樹，是幸運的；兩泉和王崮
山村那兩棵銀杏樹，是幸運的；前西固那棵孤單
的雪蘿樹，是幸運的；山谷中那棵蒼勁的紫藤
蘿，是幸運的。它們經歷了世間成百上千年的滄
桑巨變，歷經了風雨無數，卻以自己的方式，靜
靜地挺立下來。
成百上千年前，栽松樹的人，栽銀杏樹的人，
栽雪蘿樹的人，栽紫藤蘿的人，無論富貴還是貧
賤，無論善良還是兇惡，無論興盛還是衰敗，他
們都永遠地消失了，悄無聲息的。只留下一棵棵
生機勃勃的老樹，依舊在時光中堅守。
樹，不像栽樹的人那樣有思想和作為，它們只
會靜靜地生長，努力地生長。但因為堅持得久
遠，因為經歷的多廣，它們便成了一處處難得的
風景。我敬仰這些年老堅忍的大樹，敬仰這些天
地之造化！
枝葉遮天蔽日，如瀑如雲；根基沉穩有力，恰
似鋼筋鐵骨。這樣的老樹，安家何處，何處就多
了一位閱盡滄桑、神態祥和、胸羅萬象的老「壽
星」。於是，一棵老樹，又是一段歷史；一棵老
樹，還是一筆財富；一棵老樹，就是一處風景！

古樹即景（下）

百
家
廊

袁
星

作
家
劉
震
雲
曾
在
一
個
訪
談
節
目
裡
提
到
他
早
年
在

北
京
求
學
的
經
歷
，
對
學
校
食
堂
的
一
味
鍋
塌
豆
腐
尤

為
難
忘
。
時
值
改
革
開
放
之
初
，
肉
食
尚
為
定
量
供

應
，
鍋
塌
豆
腐
售
價
廉
宜
，
裡
面
又
有
少
許
肉
末
，
對

於
胃
口
奇
佳
且
又
缺
乏
油
水
的
學
生
來
說
，
是
不
可
多

得
的
恩
物
。
雖
然
只
是
些
微
的
美
好
，
可
一
俟
與
特
定
的
時

空
及
心
境
締
盟
，
就
產
生
了
奇
妙
的
化
學
反
應
，
散
發
出
令

人
留
戀
的
怡
悅
氣
息
。

鍋
塌
豆
腐
大
概
是
魯
菜
中
最
討
人
歡
心
的
菜
式
之
一
了
，

經
過
小
火
慢
煎
的
豆
腐
，
通
體
金
黃
，
口
感
甘
香
鬆
軟
，
汁

濃
鮮
嫩
，
既
深
具
魯
菜﹁
味
厚﹂
之
精
髓
，
又
一
改
魯
菜
喜

用
醬
料
、
口
感
偏
鹹
的
傳
統
。
不
同
地
域
的
人
凡
是
嘗
過
，

都
會
有
一
種
家
常
的
親
近
感
，
覺
得
與
自
己
的
日
常
口
味
相

去
不
遠
。
而
且
，
鍋
塌
豆
腐
還
可
以
根
據
食
客
的
口
味
和
喜

好
進
行
改
良
，
形
成
不
同
的
私
淑
版
本
。
一
般
是
用
北
豆
腐

切
成
煙
盒
大
小
的
方
塊
，
兩
面
沾
上
薄
薄
的
芡
粉
，
再
蘸
上
打
勻
的
雞

蛋
液
，
入
鍋
煎
至
金
黃
，
加
入
肉
末
、
薑
蔥
末
燜
至
收
汁
，
就
是
佐
飯

一
流
的
菜
餚
了
。
也
有
精
於
飲
食
之
人
為
了
追
求
更
為
鮮
嫩
醇
美
的
滋

味
，
還
會
增
加
一
道
工
序
，
把
北
豆
腐
先
放
到
雞
湯
或
高
湯
中
浸
煮
入

味
，
再
行
烹
飪
。
如
此
做
出
來
的
鍋
塌
豆
腐
，
像
是
一
道
素
菜
，
可
一

入
口
，
那
種
含
蓄
渾
厚
的
鮮
香
，
就
會
向
味
蕾
發
出
親
切
而
雋
永
的
召

喚
，
讓
人
百
食
不
厭
。
早
在
清
代
，
鍋
塌
豆
腐
就
獲
得
了
眾
多
美
食
家

的
青
睞
。
清
人
梁
章
鉅
的
︽
歸
田
瑣
記
︾
寫
到
，
道
光
年
間
，
他
出
任

山
東
按
察
使
，
與
同
僚
會
飲
於
大
明
湖
旁
的
薛
荔
館
。
與
宴
者
皆
為
風

雅
文
人
，
又
有
長
官
在
座
，
為
顯
示
清
廉
和
安
貧
樂
道
，
宴
席
的
菜
式

須
力
求
精
簡
。
於
是
主
持
餚
饌
的
廚
師
推
出
一
道
豆
腐
，
用
小
碟
子
分

裝
，
每
人
兩
塊
。
眾
人
一
嘗
，
盡
皆
愕
然
，
不
知
吃
的
是
什
麼
東
西
，

竟
然
能
如
此
甘
香
鮮
美
。

這
道
口
感
獨
特
的
菜
就
是
鍋
塌
豆
腐
。
因
北
豆
腐
的
水
分
少
，
質
地

厚
實
，
內
裡
佈
滿
了
結
構
均
勻
的
氣
孔
，
是
絕
佳
的
借
味
菜
，
用
雞
湯

事
先
浸
煮
後
再
煎
乾
烹
飪
。
豆
腐
飽
吸
了
雞
湯
的
清
鮮
，
自
然
甘
香
適

口
，
於
味
道
上
形
成
了
質
感
的
飛
躍
，
並
震
撼
住
了
遍
嘗
異
味
的
眾

人
，
構
成
了
一
種﹁
高
大
上﹂
的
飲
食
效
應
。

今
人
做
鍋
塌
豆
腐
，
也
是
豐
儉
由
人
。
有
人
為
了
製
造
出
更
為
華
麗

眩
目
的
效
果
，
添
入
乾
貝
、
火
腿
、
蝦
仁
、
冬
菇
等
物
，
於
不
同
的
口

味
改
造
下
，
也
重
新
界
說
了
鍋
塌
豆
腐
的
定
義
。
不
過
，
我
最
欣
賞
的

是
用
香
椿
芽
來
做
鍋
塌
豆
腐
。
香
椿
芽
是
最
為
香
艷
、
最
為
肉
感
的
蔬

食
，
有
了
它
進
行
斡
旋
和
整
合
，
即
使
一
點
葷
腥
也
不
放
，
也
是
一
道

極
致
的
美
味
。
做
出
來
的
鍋
塌
豆
腐
，
不
僅
會
有
一
股
特
殊
的
鮮
香
縈

繞
於
唇
齒
，
久
久
不
會
散
去
，
豆
腐
的
完
美
兼
容
性
，
也
像
是
具
有
哲

學
意
義
的
生
活
導
引
。
因
為
這
道
菜
所
展
現
出
來
的
，
一
如
恬
然
自
如

的
生
活
，
感
悟
越
深
，
也
就
越
有
美
好
的
感
覺
。

鍋塌豆腐 五味
人生
陶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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